
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

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董经胜

摘要:从２０世纪初的伊里戈延主义到四五十年代的庇隆主义,城市有组

织的劳工构成阿根廷民粹主义联盟的重要基础.８０年代债务和经济危机爆发

后,城市服务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的增加,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的减少,

削弱了庇隆主义联盟的群众基础.正义党内“庇隆主义者革新派”利用党组织

弱常规化的本质完成了正义党的非工会化,并在１９８９年执政后推行激进的新

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正义党的转型,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正义党由一个以劳工为主要基础的、主张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

党,转变为一个更多地依赖中产阶级和社 会 底 层、推 行 新 自 由 主 义 政 策 的

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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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在从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向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和政治

代表机制的民粹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凭借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了复兴,这

是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经典民粹主义之后的第二波民粹主义高潮.①

但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表现为

① 在国内拉美研究学界,populism 通常译为民众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关于民粹主义的学术研

究,参看董经胜:«民粹主义:学术史的考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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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形式.① 在有的国家,一名政治局外人士异军突起,凭借个人魅力吸引

民众支持,攻击传统政治体制,取得政权,上台之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

的代表如秘鲁的藤森.但在另外的国家,在新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民粹主义政

党在政治基础、执政理念等方面主动实现转型,不仅在选举中取得政权,而且

在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阿根廷的正义

党就是这种成功转型的代表.本章即以阿根廷正义党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

促使正义党转型的内外环境、正义党的组织结构对转型的影响、转型后正义党

的性质变化以及执政理念和政策等问题.搞清这些问题,无论对于理解２０世

纪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于探讨作为一种当代重要政治现象的民粹主

义,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

在２０世纪的拉丁美洲国家中,阿根廷的民粹主义运动不仅声势浩大、影

响深远,而且具有自身的显著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民粹主义政党一直是动员

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而劳工阶层从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是民粹主义领导人

争取的主要对象.阿根廷的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党是成立于１８９０年的激进党

(激进公民联盟,UnionCivicaRadical,UCR),该党的领导人伊波利托􀅰伊里

戈延(HipolitoYrigoyen)为阿根廷早期最著名的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激进党

的领导人主要来自上层社会精英,但政治基础主要是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

初出口经济繁荣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同时积极地争取劳工阶层的支持.②

１９１６年,激进党在阿根廷总统选举中获胜,伊里戈延就任总统.但是,这次选

举中伊里戈延仅获得极微弱的多数选票,因此,上台后,为了扩大群众基础,他

将目光投向了人数迅速增长的本土劳工阶级.为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工

９３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②

JolleDemmers,Alex E．FernandezJilbertoandBarbara Hogenboom,eds．,Miraculous
Metamorphoses:TheNeoliberalizationofLatinAmericanPopulism,London,ZedBooks,２００１．

JoelHorowitz,“PopulismandItsLegaciesinArgentina,”MichaelL．Conniff,ed．,Populism
inLatinAmerican,TuscaloosaandLondon,UniversityofAlabamaPress,１９９９,p􀆰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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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罢工.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７年,海运工人联合会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了两次罢

工.政府采取了不干预立场,罢工取得了胜利.此外,在１９２１和１９２２年,他

迫使议会通过了劳工法.但是,他对劳工的支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念,而

是出于获取选票的需要.一旦工人罢工影响到国家的出口收入以及政府与中

上阶层的联盟,即对工人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１９１９年１月,一家为本国工业

生产钢铁的工厂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伊里戈延政府

派军队镇压,几百名工人丧生,造成了阿根廷历史上有名的“悲惨的一周”.

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沉重打击了阿根廷的经济.１９３０年,军

人发动政变,伊里戈延政府被推翻.阿根廷最初的民粹主义实验宣告结束,但

留下了深远的历史遗产.尤其是伊里戈延争取劳工阶级支持的做法,此后被

另一著名的民粹主义领袖胡安􀅰多明戈􀅰庇隆发挥到了极致.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迫使在阿根廷掌权的土地寡头集团采取进口替代工业

化政策,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政策不仅削弱了土地寡头集团本身的力

量,而且导致了城市劳工阶级的迅猛增长.１９３５—１９４３年,阿根廷制造业部门

的蓝领工人人数从４１􀆰８万增长到７５􀆰６万,几乎增长一倍.工人人数的增加

主要来自从内地向沿海大城市、特别是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量移民.

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阿根廷工会会员人数几乎增长了五分之一,达到４４万人.虽

然这个数字仅占城市经济活跃人口的１２％,但是,工会组织已经从最初的交通

运输行业扩散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出于自身偏见,以及通过选举舞弊有

效地控制政权,上层精英对广大劳工阶层的政治潜力视而不见.同时,左翼政

党,如社会党和共产党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到１９４３

年,很多工会领导人对于得不到来自左翼政党的支持深感沮丧.①

１９４３年６月,一个秘密的军官协会“联合军官团”组织发动了一场军事政

变,夺取政权.军政府建立伊始,就有一些军官认识到处理劳工问题的迫切

性.他们召集工会领袖,了解工人的诉求.这些军官的真实动机尚不清楚,但

０４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第３辑

① JoelHorowitz,“PopulismandItsLegaciesinArgentina,”MichaelL．Conniff,ed．,Populism
inLatinAmerican,TuscaloosaandLondon,UniversityofAlabamaPress,１９９９,pp􀆰２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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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为了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解决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作为

“联合军官团”的重要成员,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庇隆被任命为劳工部长.他以劳工

部为平台,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支持.庇隆劝说工会领袖与政府合作.他不

仅鼓励工人组织起来,而且劳工部在劳资谈判中站在工人一边.因此,工人工

资不仅实际水平,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皆有提高.例如,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１７％,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１０％.①

庇隆还创立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带薪年假、

工厂安全规程、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的法律都得到了扩展和执行.② 由雇主缴

纳的工人养老金保险直到１９５５年庇隆被推翻前一直在上升.１９４４年前,工会

组织主要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劳工部积极鼓励其他地区的劳工建

立工会.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工人试图在其他地区建立本行业的

工会,但一直阻力重重,未能成功.然而,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１３个电话工人工

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其中一些是在政府的直接协助下建立的.庇隆在

改善工人福利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劳工组织的控制.１９４３年,军政府颁布工

团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组织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监督.１９４５年,又

颁布职业协会法.根据这一法律,只有官方认可的工会和雇主协会才有权

签署雇佣合同,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只能存在一个雇主协会和一个工会,禁

止罢工和停工(业主为抵制工人的要求而停工).③ 任何与共产党有密切联

系的工会只能被迫转入地下.纺织、肉类包装、钢铁等行业的一些重要工会组

织被解散.尽管如此,庇隆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为他在劳工阶级中赢得了巨大

的政治支持.

庇隆的社会政策遭到了军队和土地寡头中一些力量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５年

１０月９日,陆军最高司令部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将他监禁.但是这场政变的组

１４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②

③

MiguelMurmisyJuanCarlosPortantiero,Estudiossobrelosorígenesdelperonismo,Buenos
Aires:SigloVeintiunoArgentina,１９７１,p􀆰１０６．

〔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哈维􀅰F．克莱恩:«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刘捷、李宇娴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５页.

AlbertoSpektorowski,“TheIdeologicalOriginsofRightandLeftNationalisminArgentina,

１９３０—１９４３,”JournalofContemporaryHistory,Vol􀆰２９,No􀆰１,１９８４,p􀆰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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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者内部分裂,并且目标不明,而庇隆的支持者迅速动员起来.工会领导人尽

管对庇隆仍抱有矛盾的态度,但确信庇隆的对手肯定会取消庇隆曾给予工人

的待遇.因此,１０月１７日,工会领导人组织工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

场”举行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集会,要求释放庇隆.工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

市,惊慌失措的政变者只好将庇隆释放.１０月１７日的经历进一步加强了庇隆

与劳工之间的政治联系纽带.

１９４６年２月,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庇隆作为劳工党(PartidoLaborista)

的候选人参与竞选.劳工党是１９４５年由工会领导人参照欧洲社会民主党的

模式建立的一个独立政党,在选举中作为劳工阶级的代表,推动社会改革.劳

工党与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的联系为庇隆的竞选和争取工人阶级的选票提供了

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基础.但是,仅靠大城市里劳工党和工会组织的支持还不

够,庇隆要想赢得大选,还必须争取到国家边缘地区的选票.劳工党控制的工

会系统可以在内地相对不太落后地区的首府城市建立组织体系,但是无法争

取地 方 城 镇 和 农 村 地 区 的 选 民.这 些 地 区 的 选 票 依 然 由 当 地 考 迪 罗

(Caudillo,即地方政治首领)所控制的选举机器来操纵.为此,在内地各省,庇

隆采取措施,将地方保守的领导人纳入他的政治阵营,不仅包括省政府的领导

人,还有控制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选举机器的地方政党人员.“革新委员会”

(JuntaRenovadora)是激进党内部一个由内地省份的领导人控制的保守派别,在

选举中支持庇隆.各省保守派领导人组成的独立党(PartidoIndependiente)也支

持庇隆.这两个选民集团,加上一些地方考迪罗帮助建立的选举联盟,使得庇

隆的支持者超出了劳工党控制的地理范围.① 通过这种方式,在１９４６年的大

选中,庇隆建立了自己全国性的选举联盟.在大城市,他主要依靠来自有组织

的劳工的支持;在内地城镇和农村地区,他将现存的各省选举机器拉拢到劳工

党的选举阵营之内,从而为他争取到了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的选票.这是

他能够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基础.

２４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第３辑

① EdwardL．Gibson,“ThePopulistRoadtoMarketReformPolicyandElectoralCoalitionsin
MexicoandArgentina,”WorldPolitics,Vol．４９,No．３,１９９７,pp􀆰３４３—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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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就任总统后不久,１９４６年５月,劳工党被解散,代之以“民族革命统一

党”(PartidoUnicodelaRevoluciónNacional),庇隆成为该党无可争议的领

袖.其忠诚的追随者和亲密的战友占据了这个新的政党的关键位置.１９４９年

７月,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庇隆主义党.作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

庇隆主义党的建立为庇隆主义者在全国各地确立选举机构创造了条件,同时

也在庇隆主义运动联盟内部形成了一种力量平衡机制.在大城市地区,劳工

组织凭借其不断发展的群众动员能力,成为庇隆主义者选举机器的主要组织

者.１９４６年庇隆上台后,工会组织几乎完全控制了大城市地区庇隆主义党领

导人的产生.而在工业部门的劳工和工会会员很少的内地地区,选民的动员

依然依靠地方的政治考迪罗.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工业部门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地区,以及罗萨里奥、科尔多瓦等新兴的工业城市.全

国其他地区依然维持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地方考迪罗的父权主义的政治控制

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将这些保守的地方政治势力纳入庇隆主义者联盟,

才使得庇隆主义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因此,庇隆主义党的政治基础由

两部分组成,一是城市有组织的劳工,二是国家边缘地区由地方考迪罗所控制

的各种各样的选民.庇隆主义党内部结构中这两大不同的支柱形成了一种相

互制衡的态势.

在１９４６年的选举中,支持庇隆的选票主要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

地区的劳工阶级.庇隆上台后,大力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阿根廷的经济年增长率接近６％,工业生产上升了２５％,同期就业水平提

高了１３％.在庇隆政府的容忍下,工人通过罢工争取到了更高的工资待遇和

更好的劳动条件.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相应增长了

２２％和３０％.大多数产业工人享受到医疗补偿、产假、带薪假期和免受任意解

雇.① 工人对于庇隆政府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然而,１９４９年后,经济增长速度

放慢,物价上升.食品、房租价格上涨,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

３４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美〕乔纳森􀅰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０年,第

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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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其生活费用的上涨.１９５２年,通货膨胀率达到３０％.生活费用增加

７３％,工资只增加３５％.① 与此同时,在庇隆主义党内部,到１９５４年,内地经

济和社会落后地区的保守力量上升,而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的力量相对下

降.② １９５５年,军人发动政变,庇隆政府被推翻.此后,在军人的控制下,阿根

廷政府的“去庇隆化”政策对劳工阶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工会力量严重削弱.

１９６４年７月,庇隆主义党更名为正义党(PartidoJusticialista,PJ).到１９７３

年庇隆回国再次参加大选时,正义党在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率远高于大城

市地区.

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进

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危机引起阿根廷社会结构的变化.１９５４—１９８５年,

在所有工资劳动者中,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从２３％下降到１３％.１９７６—１９８３

年,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下降了３３％.１９４７—１９６０年,制造业部门吸收了４１％

的新增劳动力,但是,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该比例下降到７％,相比之下,在金融业

和服务业部门,该比例从３３％上升到８６％.而且,统计资料显示,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增长最迅速的职业部门是自谋职业者,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１％上升到１９８０

年的１８％.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后果.工会组织受到劳动

力日益发展的原子化和个人化的职业结构的冲击.“简言之,如果参加庇隆主

义工会的蓝领工人的儿子变成了出租车司机,可以想象,他们的政治选择将发

生相应的变化.”③也就是说,城市内部服务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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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emetrioBoersner,RelacionesInternacionalesdeAméricaLatina,BreveHistoria,Editorial
NuevaImagen,１９８２,p􀆰２６９．

EdwardL．Gibson,“ThePopulistRoadtoMarketReformPolicyandElectoralCoalitionsin
MexicoandArgentina,”WorldPolitics,Vol．４９,No．３,１９９７,p􀆰３４６．

HectorE．Schamis,“FromthePeróntotheKirchners:‘Populism’inArgentinePolitics,”

CarlosdelaTorreandCynthiaJ．Arnson,eds．,LatinAmerican PopulismintheTwentyＧFirst
Century,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Baltimore,２０１３,p􀆰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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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部门就业人口的减少,削弱了庇隆主义联盟的群众基础.非正规部门

的低收入人群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工人与传统的以制造业蓝领工人为主

体的工会组织之间存在隔阂.此外,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以后,大量农村人

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却削弱了内地偏远地区正义党的选民基础.

１９８２年,在国内的严重不满、马岛战争之后在国际上极度孤立的困境中,

阿根廷军政府下台,留下了一个巨额外债、经济严重衰退、收入分配高度集中

的烂摊子.阿根廷进入了在最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民主转型的时期.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 举行的大选中,激进党候选人劳尔􀅰阿方辛(RaúlR．Alfonsin)当选为总

统,正义党在选举中失利.选举结果使阿根廷人大为吃惊,更使得正义党领导

人难以置信.但是,回顾来看,这一结果应是在预料之中的.上述结构性的经

济和社会变革表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民粹主义的物质基础以及正

义党传统的组织能力严重下降.这是正义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根本所在.两年

后,正义党在１９８５年的中期议会选举中再遭惨败,选票下降到３５％的历史最

低点.对于正义党而言,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选举中的失败带来的一方面是羞辱

和沮丧,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党内“庇隆主义者革新派”(RenovaciónPeronista)

的崛起和正义党的转型.

除了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压力外,正义党的内部结构特点也为转型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正义党组织弱常规化的本质(weaklyroutinizednature)为该党

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灵活性,这一特点正是许多劳工政党所不具备的.正

义党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在劳工和低收入群体中拥有很高的支

持率.１９９３年,正义党的党员为３８５万人,党员投票率为５４􀆰２％,高于二战后

奥地利、联邦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正义党的地方分支机构密集,与工会

和其他社会组织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但是,正义党在组织结构上又是高度非

官僚化的(nonbureaucratic),党与民众的联系几乎完全是非正规的,党内的规

则和程序极度不稳定和易变.正义党的前身劳工党不过是庇隆的竞选工具.

庇隆上台后成立的“民族革命统一党”和后来的庇隆主义党曾被多次自上而下

地改组,从未形成稳定的内部结构.１９５５年庇隆政府被推翻后,庇隆主义党陷

入一种非中心化、半无序的状态,缺乏一个有效的权威结构和被普遍接受的游

５４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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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规则.党内工会领袖和各省领导人试图对党的制度常规化,但被流亡在外

的庇隆阻止.例如,冶金工人工会领袖奥古斯托􀅰班德尔(AugustoVandor)

等人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劳工政党的尝试,就被流亡在外的庇隆所破坏.１９７４

年,庇隆在第二次执政任内去世,１９７６年,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庇隆夫人伊萨贝

尔􀅰庇隆为总统的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１９７６—１９８３).在此期间,正义党再

次陷入无序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内层级之间的流动

性很强.由于没有一个遴选机制、稳定的职业路径和任期保障,正义党的最高

领导并非通过党内一级一级的层级晋升而来,如伊萨贝尔􀅰庇隆和何塞􀅰马

里亚􀅰维森特(JoséMaríaVicente)分别在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８４年就任党的主席,

此二人此前从未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１９８３年后,正义党的四位执行主席都

在四年任期结束之前被迫离职.党内这种非官僚化的层级体制使得领导层的

频繁更替成为可能.例如,１９８５年,党的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８０％的成员

被更换,１９８７ 年,９０％ 的 成 员 被 更 换.第 二,虽 然 全 国 委 员 会 (National

Council)名义上是党的日常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它在党内从未被公认为

最终决策部门.实际权力被控制关键性资源的人所掌握,特别是公职人员.

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部门和责任规范,正义党的领导权是高度个人化的.

第三,最重要的,正义党与工会的关系也是弱常规化的.虽然工会在庇隆上升

到最高权力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工会参与正义党活动的

规则和程序是很不规范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班德尔曾试图规范化这种关

系,但被庇隆所阻止.庇隆去世后,虽然工会在党内具有实际支配地位,但是

工会领袖没有采取措施确定工会参与党内活动的规则.①

１９８３年前,正义党与工会的关系主要以两大非正式的、结构松散的机制为

基础:“６２组织”(６２Organizations)和“三分之一制度”(tercio).“６２组织”的

功能是在正义党领导层中充任工会组织的非正式代表.１９５７年９月,在劳工

总联合会(ConfederaciónGeneraldeTrabajo,CGT)会议上,有４３个庇隆主

６４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第３辑

① StevenLevitsky,“OrganizationandLaborＧBasedParty Adaption:TheTransformationof
ArgentinePeronisminComparativePerspective,”WorldPolitics,５４,２００１,pp􀆰４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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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工会和１９个共产主义者工会组成的联盟控制了劳工总联合会,从而形成

了所谓“６２组织”.６０年代初,“６２组织”成为工会在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代

表,拥有提名工会会员作为党的候选人和领导职位的非正式权力.在六七十

年代,虽然“６２组织”被普遍认为是正义党的“劳工支部”,但是它在党内的角色

从未被制度化.“三分之一制度”源于庇隆主义的法团主义传统,将党的候选

人和领导职位平均分配给“政治的”“妇女的”“劳工的”三个分支,各占三分之

一.虽然这种安排在１９８３年前一直在执行,但从未被写进党的章程,没有约

束力.例如,１９８３年,图库曼和门多萨的正义党领导人拒绝执行这一原则,只

是在全国“６２组织”领导层施加严重压力之后才被迫将工会会员纳入党的领导

人和候选人名单.在工会比较薄弱的省份,如科连特斯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

特罗,政党领袖完全不理会“三分之一制度”.① 总之,在１９８３年民主转型开始

后,劳工在正义党内部的地位是强有力的,但这种地位是非制度化的,没有一

种正规的结构或稳定的原则程序保证工会在党内的代表权、保证工会会员进

入党的领导层.工会在正义党内的参与权依赖于一套松散的、有争议的、非正

式的标准.这样一来,就为党内权力分配的改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１９８３年,正义党在选举中的失败后,党内出现了一个革新派,由城市政客、

各省领导人和工会内部的“２５小组”(Groupof２５)组成.“庇隆主义者革新

派”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将党的选民基础扩大到中产阶级和独立投票人,二

是推动党内民主化,以直接选举取代“三分之一制度”来选择党的领导人和候

选人.１９８３年大选中,虽然正义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但是赢得了１２个省长、

几百个市长、几千个市议会议员席位.这些新当选的政客以其控制的省、市资

源,在工会框架范围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庇护关系网络.这些网络为革新派在

正义党内提供了组织基础.８０年代中期,革新派对工会在党内的特权地位提

出了挑战.

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７年,革新派试图控制“６２组织”,但未成功.于是,他们拒绝

７４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StevenLevitsky,“From LaborPoliticsto MachinePolitics:TheTransformationofPartyＧ
UnionLinkagesinArgentinePeronism,１９８３—１９９９,”LatinAmericanResearchReview,Vol．３８,

No􀆰２,２００３,pp􀆰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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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６２组织”提名工会会员为正义党的议员候选人的非正式权力,将这一权

力授予支持革新派的“２５小组”.也就是说,他们将“２５小组”视为正义党的劳

工支部,取代“６２组织”的地位.１９８８年,支持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

(CarlosSaúlMenem)的工会在正义党内成立了另一个劳工分支———“支持梅

内姆为总统的劳工圆桌会议”.这些新的组织的出现,结束了“６２组织”在正义

党内代表劳工的垄断权,使之成为党内若干劳工派别中的一个而已.

革新派还对“三分之一制度”提出了挑战.革新派领导人要求正义党“废

除荒谬的劳工比例制”,实行党内直选.１９８６年,当党的全国领导层命令各省

支部实行“三分之一制度”时,遭到革新派控制的支部的拒绝.例如,党的领导

层派一名代表前往门多萨,“以保证劳工和妇女在党内的制度性参与”,当地的

革新派对此置之不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举行的正义党大会上,党内直选制度得以

通过,“三分之一制度”被彻底废除.①

经过上述组织体制的革新,工会在正义党内的任何参与机制被扫除一光,

工会对正义党的影响急剧下降.１９８３年,工会领导人担任党的执行主席,并且

在党的全国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占据３７􀆰５％的席位.到１９９５年,这一比例下降

到１２􀆰５％.劳工在党的立法决策部门的席位从１９８３年的２９个下降到１９９７

年的５个,尽管这期间总的席位大幅增加.工会对党的策略、政策的影响也严

重削弱.据«号角报»(Clarín)的报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劳工在正义党领导

层中“几乎是一个看客”.一名劳工领袖说,在全国大会会议上,工会成员发言

反对梅内姆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没有人听.９０年代末,在很多工会领导人看

来,正义党更多地与大企业,而非与劳工总联合会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经过

革新,正义党经历了一个“非工会化”(deunionization)的过程.

“非工会化”为正义党根据国家经济的非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革重新

规划其选民基础创造了条件.１９８７年的议会中期选举中,摆脱了工会组织的

控制、获得行动自主权的革新派积极行动,充分利用媒体、民意测验等现代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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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evenLevitsky,“From LaborPoliticsto MachinePolitics:TheTransformationofPartyＧ
UnionLinkagesinArgentinePeronism,１９８３—１９９９,”LatinAmericanResearchReview,Vol．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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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技术,在独立选民和中产阶级选民中寻求支持,效果显著.与此同时,在城

市贫民区,正义党的庇护关系网络成为在非正规部门的低收入群体中争取支

持的工具.选举结果,正义党获得了４１％的选票,激进党仅获得３７％的选票,

而在１９８５年中期选举时,两党的选票分别为３４％和４３％.在省长选举中,正

义党不仅保住了１９８５年已经赢得的那些省份,而且从激进党掌握的７个省中

夺去了５个,从而控制了２２个省中的１７个.正义党反败为胜,是上述革新与

转型成功的体现.“选举结果对于庇隆主义革新派来说意义特别重大,􀆺􀆺他

们在没有工会公开支持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①

三

正义党在群众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其经济和社会政策也出现了根本性

的改变,从庇隆时代的主张推动工业化、民族主义、收入再分配立场转向推行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

１９８９年,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正义党推出的候选人是梅内姆.梅内姆

是一个叙利亚移民的儿子,曾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他喝马黛茶,留胡安􀅰

曼努埃尔􀅰德􀅰罗萨斯考迪罗式的连鬓胡子,发誓要让罗萨斯的遗体从英

国运回阿根廷安葬.他身上具有民粹主义政客的克里斯玛.作为省长,他

曾经扩大了拉里奥哈省的官僚机构,以赤字开支开展了多项公共项目.显

然,这是经典民粹主义惯用的经济政策.梅内姆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选

民认为这位庇隆派的候选人一旦当选,将会提高工人工资,采取赤字性支出,

并且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② 选举结果,梅内姆以获得４７％的选票成功当

选为总统.

然而,出乎意料,１９８９年７月,梅内姆就任总统后,一反经典民粹主义的传

统,推行了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消除财政赤字,大幅度削减政府开

９４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②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８卷,徐壮飞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８８页.
〔美〕乔纳森􀅰布朗:«阿根廷史»,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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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梅内姆政府采取措施,解雇很多政府雇员,对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实行私

有化.对经济实行非调控化,让市场力量来自行决定价格和工资水平.１９９０

年１月和３月,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稳定银行业和削减开支.７月,政府颁布

了新的法令,向进口商品开放市场,削减对国内工业的补贴和市场保护.同

时,对几十家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绝大多数公共服务部门被私有化,主要卖

给西班牙和法国的公司.１９９０年,阿根廷政府对国家电话公司和航空公司进

行了拍卖.梅内姆上台第一年,经济调整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复兴的迹象,相

反,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国家经济作用的措施直接导致了经济停滞,工业继续

处于萎缩和萧条状态.１９９１年３月,多明戈􀅰卡瓦略(DomingoCavallo)被任

命为经济部长,并宣布实行新的、更加激进的经济政策.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政府发行新货币“新比索”(pesonuevo),以取代奥斯特拉尔,新比索与美元等

值.为了树立公众对于此次货币改革的信心,政府允许新比索与美元之间自

由兑换.同时,限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弥补政府赤字.为了保证工资与价格

稳定,卡瓦略削减政府开支６０亿美元,措施是解雇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员,削

减在健康、教育、福利、养老金等领域的开支.

到９０年代末,梅内姆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

胀得到了控制,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的通货膨胀率不到１％.改革得到了美国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许,根据布雷迪计划,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

廷提供了为期３５年的２１０亿美元的贷款.但同时,失业率上升,贫困化加剧.

为削减开支,政府又解雇了几千名政府雇员.公共部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雇

员被解雇.根据政府统计数字,１９９１年,阿根廷失业率为６􀆰９％,到１９９５年上

升到１８􀆰６％,是阿根廷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１９９３

年的１３％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２０％.①

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梅内姆利用政府权力和资源,继续推进８０

年代开始的对正义党的革新与改造,并使之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上台伊始,梅内姆就积极寻求大企业领导人对其经济政策的支持.在经济政

０５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第３辑

① 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９９—５０１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凤凰零距离数字印前中心　人民 ２０２１１９６１０􀅰区域国别研究学刊 第三辑　三校样　周卓霖　 成品尺寸:２４０mm×１７０mm　　３３字２８行　２０２１/７/６



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政府与大企业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受

青睐的是业务多样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公司,而传统的面向国内市场的、

非多样化的、单一部门的公司,即民粹主义联盟的传统支柱,遭到冷落.上

台第一年,梅内姆就任命本格与伯恩公司(BungeyBorn)的高管担任政府的

经济部长.本格与伯恩公司是阿根廷唯一的跨国公司,也是庇隆主义运动

的老对手.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国内市场的开放、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雄厚的企业和金融集团带来了经济机会,加剧了资本

的集中.

与此同时,劳工阶级被分裂和削弱.改革过程中,为了降低劳工成本,扫

除劳工对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民粹主义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维持就业和工资

水平、保护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传统被丢弃,政府通

过法令,限制罢工、限制集体谈判、控制工资增长,在私营部门雇佣和解雇工人

更加灵活化.但是,并非所有部门的劳工都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害者.虽

然总体上看劳工运动被削弱,但一些具备竞争力的、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工

人却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益.在这些部门,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劳工主义,强

调公司层面的劳资合作、工人持有公司的股份、雇佣关系谈判的分散化,等等.

这些部门的劳工领袖往往被委以政府官职.①

梅内姆政府时期,即使是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到伤害的劳工群体,

也无力对政府的改革进行抵制.一般说来,庇隆主义工会的领导人对梅内姆

政府的政策持更加激烈的批评立场.但是,如上所述,经过正义党的非工会化

革新,工会领导人在正义党内的代表权大大下降.此外,正义党的庇护网络成

为化解、分散民众不满的工具.在低收入地区,正义党的基层组织向居民提供

某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如分发食品、药品,提供司法服务,帮助照看儿童和老

人,等等.危机期间,例如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之时,正义党的

１５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EdwardL．Gibson,“ThePopulistRoadtoMarketReformPolicyandElectoralCoalitionsin
MexicoandArgentina,”WorldPolitics,Vol．４９,No．３,１９９７,pp􀆰３５８—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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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使用规劝和恐吓并举的手段,消除潜在的抗议和暴乱危险.①

另外,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重要经济决策机构的职位皆被委任给非庇隆主

义者的技术专家担任.如上所述,经济部长最初由本格与伯恩公司的高管担

任,随后由梅内姆在担任拉里奥哈省省长时的一位密切合作者担任,然后再交

给多明戈􀅰卡瓦略.卡瓦略不是庇隆主义者,是一位坚信新自由主义理念的

技术专家.中央银行行长也一直由非庇隆主义者的技术专家担任.梅内姆曾

担任内地贫穷的拉里奥哈省省长,担任总统后,他愈加依赖于来自内地边缘地

区的支持者.正义党传统的城市与内地农村两大支柱中,后者的重要性进一

步增强.

总之,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阿根廷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正义

党的执政方针和社会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执政方针和政策方面,面对

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放弃了传统的内向发展和收

入再分配政策,转向市场化导向的、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社会基础

方面,传统的有组织的劳工在正义党内的代表和影响下降,企业界,特别是效

益高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劳工、负责经济政策执行的技

术专家、来自内地省份的传统政客在正义党内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正义党由

一个以劳工为群众基础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依赖庇护关系维系的政党.新自由

主义改革推动了正义党的转型,正义党的转型也反过来保证了新自由主义改

革的推行.尽管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代价,但是,改革过程中,

梅内姆政府并没有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尤其没有遇到来自劳工群体的阻力.

正义党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１９８７、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的五次议会

选举中,正义党得票都高居榜首.１９９４年,梅内姆政府得到议会支持,修改宪

法,将总统任期由６年改为４年,但允许一次连选连任.１９９５年,梅内姆成功

连任.虽然在１９９９年大选中正义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多􀅰杜阿尔德落选,但

２５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第３辑

① StevenLevitsky,“From LaborPoliticsto MachinePolitics:TheTransformationofPartyＧ
UnionLinkagesinArgentinePeronism,１９８３—１９９９,”LatinAmericanResearchReview,Vol．３８,

No􀆰２,２００３,p􀆰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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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３个省中,正义党赢得了１４个省的省长,并且维持着阿根廷第一大党的

地位.①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依靠非制度化的庇护关系来维系的正义党取得了一定

的成功,但是,庇护关系与政治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

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愈演愈烈.“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梅内姆时期是滥用职权、贪污

腐败最严重的时期.”重大经济犯罪和政治腐败案件层出不穷.② 尤其是中产

阶级眼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庇隆主义普遍意味着腐败和低效”.特别是在富

裕和教育程度最高的联邦首都,正义党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在议会选举中所获

选票从１９９３年的３２％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９％.③ 普遍的腐败加剧了阿根廷民

众,特别是中上阶层民众对于政治精英的敌意,这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震撼全国的

普遍抗议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梅内姆的第二任期内,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各种矛盾日益

激化,经济萧条、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政府采取的旨在削弱劳工权利的政

策,导致工人运动再次活跃.１９９６年８月８日,阿根廷三大工会联合举行了总

罢工.９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另一次罢工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达３６小时.在政

府开支削减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最为明显的胡胡伊、里奥内格罗等内地省份,

出现了“拦路者”运动,抗议者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障碍,阻断交通,以引起政府

对于失业等社会问题的关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阿根廷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终

于爆发.这次危机虽然发生在激进党任内,但危机的根源在于梅内姆政府的

经济政策.危机之后,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对于正义党的支持明显下降.

２００２年后,正义党再次执政,但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２００３年基什

内尔(NéstorCarlosKirchner)上台后,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由梅内姆的右翼民

３５阿根廷民粹主义政党的转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①

②
③

KatrinaBurgessand Steven Levitsky, “Explaining Populist Party Adaptationin Latin
America:EnvironmentalandOrganizationalDeterminantsofPartyChangeinArgentina,Mexico,Peru
andVenezuela,”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Vol􀆰３６,No􀆰８,２００３,p􀆰８９１．

沈安:«阿根廷危机的回顾与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４—５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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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义转向左翼民粹主义.

在２０世纪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三次民粹主义高潮,２０世纪初

到５０年代的由伊里戈延的激进党开创、被庇隆发扬光大的经典民粹主义,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梅内姆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２１世纪以基什内尔为代表的左翼

民粹主义.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庇隆创立的正义党一直是阿根廷最重要的

民粹主义政党.但是,正义党的群众基础、执政方针和政策是随时代的要求而

变化的.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正义党由一个以劳工为主要基础的、主张民族主

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党,转变为一个更多地依赖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推行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这种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功,其根源在于正

义党一直是一个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党,这种类型的政党相对容易革新和转

型.相比之下,那些制度化程度较高、组织关系较为僵硬的政党,如委内瑞拉

的民主行动党、秘鲁的阿普拉党,则难以实现自身的转型,从而逐步衰弱.２１

世纪正义党再次上台后,政策左转,党的组织体系、群众基础有何变化,是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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